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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上好的鋼筆，筆尖通常由黃金製成；
由於黃金質軟，其上會焊有一個堅硬的金屬
小圓球。將這個小顆粒焊到筆尖上，再將其
從中切割，以使顆粒的縫隙和筆尖中縫保持
一致——這是修筆行當裡最難的技術，俗稱
「點金尖」。「這是我的拿手活。」89歲的
修筆人張廣義語氣中帶着一絲自豪，「幾十
年前，北京『點』得好的，也不過就三
位。」他口中的另外兩位，早在十幾年前就
不再以修筆為生了。

匠心堅守七十年
在北京繁華的東四南大街，老舊的「廣義
修筆店」彷彿封存住了一段時光。推開木框
玻璃門，走進不到十平方米的店舖，只見用
了幾十年的兩層櫃枱裡擺着多種國產鋼筆，
工作桌上堆滿了微微生銹的精巧機器，四面
牆上貼着微微泛黃的字畫、報紙、獎章。
「我就愛這個，愛了一輩子。」張廣義生

長在父親的文具店中。十幾歲時，他開始
「琢磨」起鋼筆，後於上世紀六十年代開了
自己的修筆店，一修就修到現在。
從熱鬧到冷清，這麼些年，張廣義的小店

見證了鋼筆在中國的「起起落落」。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全北京的修筆行不少
於十家，有國營的，也有個體的。「那時
候，趕上人多，找我修筆都得排隊！」張廣
義回憶，曾經，擁有一支樣美質優的鋼筆是
人們普遍的心願，寫得一手漂亮字也是一件
值得驕傲，甚至會引人爭相「攀比」的事。

七十多年裡，張廣義修了數十萬
枝鋼筆。找他修筆的有外國大使、
文藝名人，也有小學生、工廠工
人。他「認筆不認人」，用自己研
發的小機器認真修着每一枝筆。
上世紀八十年代，張廣義被評為

「北京市先進個體勞動者」。帶着
這份榮譽，他還定期去天安門廣
場，為國旗班的戰士們義務修筆。
然而，鋼筆需要灌墨、清洗；在

如今這個講求效率的時代，輕便便
宜、用完即丟的水筆和圓珠筆顯得
更實用。近些年，電腦、手機等科
技產品的流行，進一步抹去了鋼筆
的墨水印跡。
前幾天，張廣義得知，自己神交已久的上

海老同行，剛剛關了店，回甘肅老家養老去
了。據他了解，全國專門修鋼筆的店，如今
只剩下四家了。
張廣義還一直堅守在原地。「有些小時候

找我修過筆的顧客回來看我，跟我開玩笑：
『我都要退休了，您還在這呢。』」由於年
事已高，從幾年前開始，他只在每天下午三
點開門營業一小時。
門庭若市的舊況已不復存在。但由於能修

的人少了，張廣義總會接到全國各地的諮詢
電話。

見證書寫文化變遷
根據市場調查公司歐睿國際的數據，中國

在2015年已成鋼筆銷售額第一的國家，佔
全球鋼筆總銷售額的48%。在全球範圍內，
預計到2020年鋼筆銷售額可達十五億美
元。
在電子時代，「書寫」從大眾的剛需，變

成了小眾的個性化需求。鋼筆也從日用品變
成了禮品、收藏品、時尚用品。
「時尚是顧客很關注的一點。」凌美鋼筆

的銷售員趙先生介紹，該品牌銷售最好的一
款就「擁有現代主義的設計風格以及輕質的
材料」。他工作的專櫃位於北京西單，日均
銷售鋼筆五十枝左右。自2008年進入中國
市場開始，該品牌已開設一百多家專櫃。
國內外的鋼筆品牌還紛紛採用鑲鑽、彩繪

等技藝，生產出各種具有收藏價值的鋼筆。
國產品牌英雄近年來就憑藉黑檀木鋼筆、寶

石筆等，走出了經營下滑困境，實現逆轉營
收。
隨着「文藝範」在年輕人中的流行，鋼筆

還成為製作手賬的必備品，在電商平台上打
開了又一銷路。
「時代確實不同了。」張廣義感嘆，如今

有年輕人甚至帶着「萬把塊」的鋼筆來請他
修理。不過，這位可以稱為「筆癡」的老人
有時也會有點生氣。「好多人根本不懂鋼
筆，瞎用！多貴的筆，用久黑墨水了都會
堵，堵了再甩就容易把筆尖甩壞。」他先是
氣得拒絕修理，然後又細心叮囑每一位顧
客：「要用藍墨水，否則要定期清洗。多貴
的筆都一樣。」
在張廣義手中，高端的禮品鋼筆、時尚的

手賬鋼筆、日用鋼筆，都是一樣。他以幾十
年如一日的工匠精神對待着每一枝筆。雖然
鋼筆以新的形式流行起來，但張廣義的生意
並未隨之回溫。他幾十年間帶的四個徒弟，
都陸續轉了行。
日頭漸落，陽光斜射進了小店的玻璃門。

店舖位於鬧市區，要是租出去，每月能有上
萬元租金，相當於老人修筆一年的收入。
正要關門間，一名中年男子走進了店舖。

「看報紙得知有這家店，但是一直沒見開過
門。」在附近工作的秦先生剛好在「營業時
間」路過這裡，就進來買了一枝筆。「我喜
歡用鋼筆，也想支持一下老人家。」他說，
知道店還開着，以後他一定會在這裡修理自
己的鋼筆。 文：新華社

張廣義 北京最後一位修筆人

■■張廣義坐在位於北京鬧市區的小店中張廣義坐在位於北京鬧市區的小店中。。新華社新華社

■■張廣義的工作桌上堆滿了微微生銹的精巧機器張廣義的工作桌上堆滿了微微生銹的精巧機器，，
其中不少是他自己研製的其中不少是他自己研製的。。 新華社新華社

在今年的Art Central展覽區，曾有一支
大型裝置毛筆懸掛於空中，格外引人

注目。觀眾可透過擺動筆身，在地面的電子
屏幕上隨意點畫，創造屬於自己的水墨作品
並可即時於社交網絡分享。這是黃宏達創作
的大型互動水墨裝置作品《巨墨繪（The
Huge Brush Ink）》，希望藉此啟發大眾對
水墨的興趣，進一步了解當代水墨的多變形
式。
科技水墨，在當代並不罕見，如以上的互
動裝置，或是結合3D打印、AR及VR技術
的新嘗試，亦有不少藝術家在探索人工智能
的藝術創作潛力。但如黃宏達般直接令機械
臂拿起毛筆，將掌握中國傳統水墨畫需要的
數十年的根基和磨練，化為一行行電腦程式
的，還是首次。

從「逸」到「月球背面」
通過編程，A.I. Gemini能夠繪製出3D虛

擬地形。其機械臂為筆刷蘸墨，以編排好的
方程式掃過嶄新的宣紙，用線條和陰影重現
這個地形。今年1月，黃宏達在首屆「水墨
現場」台北展博會中推出「科技水墨」首個
山水畫系列「逸」，傳達着「遠離」和「超
脫」的訊息。
「山水的形成，其實都遵循着物理法則，

板塊碰撞、雨水侵蝕、水位漲跌形成不同的
地形，我將這些法則化為數據，每次作畫之
前，它便將這個世界重組一次，因為其中混
沌數據的關係，每次的重組都不同。同時，
它每次選擇作畫的位置和角度都不一樣，還
會受到當時的溫度和濕度的影響，或者落雨
天會抑鬱一點，我將人工智能對這個世界的
反應稱之為模擬感情。」多種因素的影響，
使得A.I. Gemini的每幅作品皆不相同，但
又如何能夠表達山水寫意的神韻所在？「寫
意不是直接重現現實，而是一種注重精神的
表達。畫中的景物並非實際的地貌景觀，而
是畫家遊歷過山水後，融入自我思想的對現
實的演繹。」A.I. Gemini的「寫意」，即是
它對數據的重新演繹。
與「逸」系列相比，上月於3812倫敦畫
廊首展的「月球背面」系列，科技意味更濃

了一些。這個系列的創作靈感來自於2019
年初嫦娥四號探測器與月球未開發的背面的
突破性接觸，其傳輸的月球地形圖像是了解
我們在宇宙中的位置的第一組關鍵資料。黃
宏達在「月球背面」系列中注入了這份革新
感。憑藉來自嫦娥四號圖像和美國航空航天
局（NASA）的三維觀測數據，A.I. Gemini
以自己的風格分析和重新演繹這些圖像，創
造與別不同的月球景觀。宣紙上深而幼細的
混沌痕跡，圖像與岩石峭壁結合；與我們地
球的地形沒有什麼大不同。他表示：「就像
嫦娥四號的任務重新喚起了國際上對月亮之
謎的興趣一樣，我希望我的作品不但可以回
應這一次科學躍進，並可以重新燃起當代公
眾對中國水墨畫的興趣。」

人工智能藝術家？
「Gemini」意為「雙子」，黃宏達稱，他

與A.I. Gemini的合作是人與機器之間的合
作，也是自己藝術創作的延伸。那麼，A.I.
Gemini可以被稱之為「藝術家」嗎？A.I.
Gemini是黃宏達的藝術工具，還是他的人
工智能技術能夠進行個人自主創作？
原來，他看待A.I. Gemini為一名學生，

一方面指導A.I. Gemini掌握簡單的執筆、
蘸墨、洗筆、壓筆、混色、渲墨、點彩等，
另一方面也為其編程，使其能夠開發別樹一
幟的風格，而不是簡單複製水墨大師的作

品。他認為，控制A.I. Gemini人工智能的
先進程度，已足以令它具備美感判斷的能
力。A.I. Gemini以作品證明了自己是一名有
能力的學生，它能夠在沒有幫助的情況下，
經過仔細計算和隨機因素創作出優美的藝術
構圖。A.I. Gemini能夠作出獨立決定，甚至
黃宏達本人都不可預測其現在的表達形式。
也許，A.I. Gemini在其運算的能力範圍內，
可以說是運用了「想像力」來創作這些藝術
品。
有趣的是，本月26日至下月26日，黃宏
達與A.I. Gemini的這系列科技水墨作品，

將與水墨藝術家熊輝聯手其父、知名山水畫
家熊海合作之《繪畫六法-傳移摹寫》系列
作品進行對話，於都爹利會館聯展一場《不
一樣的山水》。

從動畫開啟水墨之門
少年時代父親經營紙紮店舖的關係，黃宏

達自小被傳統手作工藝熏陶，更被道家崇尚
自然的哲學所吸引，及後於美國留學時期受
西方藝術啟發，一直以來希望將所學所想融
會貫通。他曾於美國華盛頓大學修讀電子工
程，回港後「誤打誤撞」製作了首個全電腦
製作的廣告片，更開設首間視覺效果公
司。他二十多年來致力拓展香港的數碼
影像藝術，曾為香港學術評審局、數碼
港等任數碼媒體顧問或委員，更不時於
各大學院校舉辦專題演講，亦為過百部
電影設計視覺特效，其中多部作品獲得
香港電影金像獎及台灣金馬獎殊榮。
2014年，他為香港賽馬會創作廣告，

將徐悲鴻的水墨「駿馬」變成立體動
畫，自由地在水墨原野上奔馳。「如果
將我掌握的電腦視覺效果知識，應用在

藝術創作上，會有怎樣的結果？」由此對水
墨興趣盎然的他，這樣問自己。「科學，也
是要建立在理解的基礎之上的。」他開始探
索水、墨、紙的本源，將其變為自己所熟悉
的數據，在電腦中建構出立體水墨的世界，
再以3D打印技術將水墨筆觸以立體雕塑的
形式呈現。對他而言，科技水墨如同一棵枝
葉繁茂的大樹，立體水墨是其中一條枝幹，
但絕不是唯一。「科技水墨的世界，從平面
到立體，從虛擬到實體，再到裝置……」他
這樣說，眉飛色舞，顯然對未來充滿期待。

從金像獎得主到藝術發明家

曾是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視覺效果獎得主，黃宏達（Victor Wong）現時多被稱為藝術

家，他的創作跨越繪畫、雕塑、數碼藝術、電影特效及多媒體裝置，更融入中國傳統哲

學及當代數碼精神。與此同時，他也是一位發明家，耗時三年、斥資三百萬研創人工智

能機械臂A.I. Gemini，演繹數據，縱筆揮灑出寫意山水畫，為「科技水墨」畫下了濃墨

重彩的一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片由受訪者及3812畫廊提供

黃宏達創AI機械臂寫意山水

■■黃宏達特製的大型互動水墨裝置作品黃宏達特製的大型互動水墨裝置作品
《《巨墨繪巨墨繪（（The Huge Brush InkThe Huge Brush Ink）》）》曾於曾於
Art CentralArt Central展出展出。。

■黃宏達與他發明的
人工智能藝術家A.I.
Gemini合力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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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背面》系列作品上月於3812倫
敦畫廊展出。

■■黃宏達示範黃宏達示範
以 電 腦 繪 製以 電 腦 繪 製
33DD水墨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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